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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明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道理之后，
我就知道自己的命运算是完了。 赵春青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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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在冬天的濛洼荷塘边，去阅读残荷的枯
叶。濛洼到处是荷塘，犹如天上落下的一样，在荷
塘边仿佛读懂了凄风苦雨中的濛洼荷韵。看那落
雪洒在枯萎的荷叶上，好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没
有翠绿、没有粉红的衬托，让人感伤那一季一季的
绿满荷塘。一年一年的绽放，至今仍记忆犹新。此
时，置身于落雪的濛洼荷塘之畔，铺一尺素绢，排遣
胸中那份忧伤；抒一腔诗情，去抚平心中那份烦恼
的情愫。濛洼的残荷凄美的容颜让我难以忘却，看
着微微泛黄且已褪色的残荷，给冬天涂上一抹厚重
的色彩，这难道不正是一种濛洼的美吗？在濛洼的
荷塘边，等一场落雪不容易，既然雪来了，任雪月风
花留给记忆中的濛洼荷塘吧！

我往往沉醉于唐诗宋词的时光中，梦中往往误
入濛洼荷花深处，听上一曲动人的云水禅心，蘸上
几笔诱人的浓郁墨痕，默默感悟濛洼荷韵对心灵的

洗礼。每每读过濛洼残荷，总有一种魂牵梦绕的感
怀，感悟走过四季的濛洼荷塘，蕴含多少耐人寻味
的故事。那纵横交错的败叶，是感动生命的诗行和
音符。抱一卷宋词追溯多年，一诗一箋，一词一阕，
总感觉意境悠远、缠绵婉约、柔肠萦挂。不知不觉
沉醉于内，赞叹大诗人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珍贵诗
篇。望着濛洼落雪中褪尽繁华的残荷，让我在孤独
中想起红藕香残。此时，只想听上一曲残荷神韵，
倾诉一下千转百回的惆怅，再梦一回，日月轮回的
穿越。人生如荷，难免有痴迷之心。我只想沾惹一
身沧桑，捂暖心中的冰冷，淡淡出尘，用一纸墨香，
潜入唐诗宋词中玩一回风雅，借以弥补那份虚无的
魂灵。其实，你不懂残荷，残荷也不会怪你，只要你
开心就好。

每次读罢唐人李商隐那句“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雪声。”时，无不赞叹这位大诗人余韵悠
长、情思不尽、诗味无限。更赞叹曹雪芹老先生把

“枯”改成“残”改得巧，改得妙。独叹濛洼那口老
塘，春日，小荷尖尖的翠绿；夏日，映日荷花的娇艳；

秋日，泛黄荷叶的轻抚；冬日，残荷独舞的摇曳。我
曾经在濛洼那口老塘边无数次观赏过荷花，这里远
离了城市的喧闹、世间的烦恼和生存的忙碌，难以
寻觅濛洼这片如此宁静之处。此时，一切毁誉荣
辱，随着那份宁馨烟消云散。此刻，轻抚雪花、轻抚
塘面，那蜷缩的残荷，用深褐色的手掌撑起雪花，犹
如一座壮士的雕塑造型，窥视着淡泊的寒风。

我邀母亲一起去看濛洼落雪荷塘的风景，她看
后感叹:“这一片片残枝败叶，有什么好看的，看后让
人的心情太差了，太没意境了。”也难怪母亲，她一
生没读过几首诗，更不懂落花败絮，那只是生命的
尾声。在残荷的躯干上，正孕育着一种新的生命。
本来是一场很有意境的观赏，母亲因怕冷，转身而
走。我空对落雪荷塘，与残荷一样默默无言，感叹
不懂残荷的人太多太多了。

我曾把一幅凄婉动人、美轮美奂的濛洼落雪荷
塘画境描绘给一位画家朋友，让他为我画一幅《在濛
洼等一场落雪荷塘》。有一天，他拿了两幅一样的

《在濛洼等一场落雪荷塘》让我看。看到那幅画让我

想起了残荷在漫天飞雪中唱起的生命挽歌。他让我为
他的那幅画题上一首诗，我顺手写来，一首诗《冬天的
濛洼荷塘》跃然纸上。他看后点头笑，便说：“还是你懂
我的画。”我说：“还是你画画得好。”相互恭维了几句。
后来我的那幅画被朋友拿走了，我后悔了几日。

濛洼那口老塘里的藕还没有挖，我曾想今年该有
一场雪，让我再一次赏到：留得残荷听雪声。若论意
境，残缺比繁华更美；若论味道，残荷更令我动心。期
待雪在濛洼漫天飞舞，让残荷在静静地倾听，春天已不
在遥远，残荷有了一份期待和寄托。我多想随风起舞
在濛洼荷塘边伴雪歌唱。我在落雪中寻觅濛洼残荷那
种执着、悲壮、顽强的忧郁之美。残荷虽然错过了一场
风花雪月，让我从寒风中体味到一缕厚重。在濛洼等
一场落雪覆盖荷塘，让春天为它揭开面纱，用思念的温
度感化那场落雪，让残荷在濛洼等待一个生机勃发的
时节到来。

人生如荷，其实就是一场戏，演尽了悲欢离合、喜
怒哀乐。生命中有雪的日子并不是很多，如果有一场，
就留给濛洼的荷塘吧！

韦耀武

时光如水，日子是那撑
篙人，季节的小舟顺流而下，
不知不觉就到了冬。到了冬
天，我就想起了祖父，想起了
忍冬。

祖父是个老中医，幼小
的时候，我就常跟着祖父上
山去采草药。故乡的山野，
生长着各色的山果，还有俯
拾即是的各种中草药，天冬、
麦冬、党参、半夏……最多最
常见的是忍冬。

忍冬，又名“金银花”。
据《本草纲目》载，忍冬的花
初开为白色，慢慢变为黄色
或黄白相间，因此，李时珍老
先生以“金银花”记叙之。其
实，“金银花”的名称最早出
现在南宋的《履巉岩本草》
中：“鹭鸶藤，性温无毒，治筋
骨疼痛，名金银花。”金银花

一蒂二花，花生于叶腋下，两朵花蕊伸长在外，成双成对，
形影相伴，似鸳鸯对舞，不离不弃，因此又有美称“鸳鸯
花”。有诗赞曰：“天地细蕴夏日长，金银两宝结鸳鸯，山
盟不以风霜改，处处同心岁岁香。”

尽管“金银花”这个名字颇有诗意，但我还是更喜欢
它的本名“忍冬”。冬日，一场寒风把树身上的叶子尽数
剥去，树裸身而立。鸟缩在巢里，听外面北风呼啸。大多
的人们不再出门，三五知己，围坐炉前，一杯一茶，尽品生
活的美好。植物们蛰伏在冰霜雨雪中，静候着春天的到
来。忍冬匍匐在地上，枝丫上，蜿蜒的藤蔓迎着风，栉着
雨，裹着雪，风吹不折它，雨淋不坏它，雪冻不住它。忍冬
知道，只要忍过了冬天，春天徐徐而来，那就是它生命涅
槃之时。

忍冬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春末夏初，花蕾绽放时，藤
上会开出一朵朵银白色的小花，一至两日后，银白逐渐转
黄，一朵朵漂亮得似一只只金色的小喇叭盛放在枝头。
微风拂过，花朵们翩翩起舞，似一群快乐的少女。忍冬药
用价值很高，《神农本草经》载：“金银花性寒味甘，具有清
热解毒、凉血化瘀之功效……”少时每年这时候，我都要
上山去采摘。忍冬花开后，如繁星般缀满了山间，一眼便
可以看到，根本无需费力去找寻辨识。采摘也相对容易，
小半天就可以采上一小篓。采回来的花交给祖父，晾晒
加工后就是一味上好的成药。

那一年创业失败，身上所有的钱都赔得一干二净，我
去了一个工地打工，帮人提灰桶。一天十多个小时干下
来，腰酸背痛，腿像灌了铅，迈都迈不动。下班回来还得
自己做饭，实在不想动，就吃一碗清水泡白饭，日子过得
心灰意冷。最困难的时候，我走到了湖边，只要再向前一
步，人生便到了终点。这时候，我想起了祖父，想起了忍
冬。祖父的话犹在耳边：人生就是忍，要学那忍冬，忍过
了冬天，春天就来了。于是，我咬紧牙关，终于走出了自
己人生的冬天。

好一株砥砺风霜的忍冬！

欧 阳

对“网红”所意指的人或事，我一直跟不上趟，很
多时候都不太明白年轻人何以会蜂拥对待，不过不明
白归不明白，倒是也不会过多去想，毕竟那是“别人”
的心机和生活。

前些日子看到一家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网红”某
茶，最早装修预备开业时我便目睹，以为其寿命或不
过岁。想不到一年多后再见面，人家还好好活着，不
仅店铺内买卖说得过去，而且收账柜台前还有不少外
卖骑手等候。

看见这阵势，一下勾起了俺的思绪。
某茶何时成网红我不太清楚——实际上人家是

“网红”俺也不知道，第一次得知其“网红”是一年多前
的事了。那时是夏天，夜色中我在广州街上转悠，走
着道就被同行的年轻伙伴叫住走回头路，正寻思是不
是有什么新奇景物遗漏，结果是让回走喝某茶：大约
等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小伙伴们手里才端上了茶。

喝一口，味道真不能恭维，再喝一口，有点难喝的
感觉。考虑到自己的味蕾损失殆尽，不敢轻易让心中
的评价出口，可看到小伙伴们杯中也是大半残留，忍
不住就提出了好不好喝的问题。“不好喝。”年轻人
说。那为什么还排队半天非买不罢休啊？“网红啊，很
有名的。”原来如此，是“网红”啊，这让我长学问了
——我之前习惯性地认为“网红”基本上都是人脸及
其相关的玩意儿。

小插曲播放完了，回来絮叨一下思绪。
我通常不把“网红”当事儿，不管是网络推手、网

络水军所为，还是真的网络口碑制造，但对这种现象
的好奇心还是有的。按我的理解，品牌也好，产品也
罢，都是需要时间来塑造的，只有那些大浪淘沙存留
下来的东西才值得关注。因之，对年轻族类追逐“网
红”物件儿的行为有些困惑，可内里到底是什么缘由
却不太明白：各式各样的“网红”肥皂泡一样，说没就
没了，像“网红”的餐饮店、人脸啥的，可怎么还是有不
计其数的人前赴后继的追逐不停呢？真不懂。

会见某茶的后两天，和博士生导师朋友喝茶，自
然而然地就想到了需要解惑的问题。没想到教授竟
然研究过这种现象，张口就给俺解答说，这一点都不

奇怪，没脑子跟着哄追“网红”的人多得很，人云亦云
者众，别说没人拦着，就是有人想拦都拦不住。

大约是担心自己被归类到无脑的队伍——虽然
不追“网红”但喜欢起哄还是有的，故而果断进行了抬
杠，表示他的说辞属于主观独断。博导笑笑没继续理
论，而是给我讲了个故事。

说是从前他们院里来了个老外教员，一来二去地
不知道两人怎么就成了朋友，某次老外下定决心请他
吃饭，让他指定一个好店家。俺朋友想着新开的一家
馆子，一间门面看起来也很不错的饭馆，就通告了外
佬。想来外国教授间谍一样探熟了地界儿，一听是不
知道的名号，就问“那家饭店很好吗？”

然后两人就开始叫板。国人说，没吃过，去尝鲜
不是很好吗？老外说要是不好咱们不就成冤大头
了？如果难吃，白花钱，然后再郁闷自己，这种事愚蠢
的人才会做。不去怎么知道好不好，国人坚持。它要
真好就会一直活着，声誉到时候自然就会传进咱们的
耳朵，不是吗？不差这两天，你过过脑子想想，智慧的
人是不是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当傻子的概率啊？

外佬的话让教授哑口无言。“坦白说我的确没想
过他说的这些道道，只是习惯性的直觉，好坏是真没
过过脑子。你不觉得老外的思维逻辑很有道理吗？！”

大学老师看来多少是研究过“网红”事儿，他婉转
的故事还确实是有点意思，想想那些“网红”，抬轿子
的都是些相互之间八竿子打不着的乌合之众，兴趣爱
好不说，每个人舌头的感觉都是有差异的，好坏显然
还得是有自己的判断，这才没毛病。应该就是这样的
原因，所以各种“网红”才来得快去得也快。

不过话说回来，新生事物还是需要“舍身”支持
的，只是，如果仅限于吃，或者是无聊的情趣偏好，茶
饮、人脸之类的，红不红的其实无所谓，就怕真的没有
自己的主见和独立判断，末了在社会生活，甚至是自
己的生命旅程中，都不动脑子跟着哄，那才晕哦。

“网红”一瞥

摊开你的手
有一种芬芳溢出
那是用汗水浇灌
开放在你掌心
一朵朵永不凋零的茧花

伸出你的臂腕
浑圆有力
那是你紧握沉甸甸的钢钎
练就出
搏击钢铁的双翼

望你的脸膛
被炉火烤的灼红
深邃的眸子里
透射出激情万丈的光芒

凝视你的轮廓
仿佛欣赏一樽雕塑
那是青春岁月
在你彪悍的身躯上
刻出遒劲的线条

在如此气派的厂房里
你无怨无悔
将一腔热血
置换成熊熊炉火
熔铸在滔滔的钢铁海洋里

炉前工
黄宇辉



丁贤玉

下了 206国道，再入乡道，向南。正是上午八九
点钟，晖光正好，丝丝如缕，让山清水秀的皖南更添
醉人的风韵，越发清丽了。路道蜿蜒，蛇行入谷，带
着我们向东至县花园乡南溪古寨而去。哦，正是在
那个深山峡谷中，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却令人难
以置信地还生活着一支匈奴人的后裔。想到这一
点，心神早已跳出了车窗；而思绪，却又以极速的穿
插，瞬间把我拉回到两千多年前茫茫苍苍的北方大
漠之中。那时，一个伟岸的身躯，胯下一匹骏马，裹
挟着滚滚狼烟，从历史的深处疾驰而来；鸣镝过处，
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诞生了。

下了车，不暇领略“进村三把锁”的形胜与传
奇，一群人径入金氏宗祠。是的，这个寨子里的村
民都姓金，所以，这里又被称作“金家村”，其源流可
追溯到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金日磾，这位休屠部
落王子归附汉朝时因献“祭天金人”而被汉武帝赐
以金姓。史载：金日磾为人持重，笃厚慎行，且在一
次宫廷叛乱中舍身救下汉武帝性命，是以，深为宠
信；汉昭帝时，受命辅佐，因忠诚笃敬被封侯。

一条清流，潺潺吟唱。宗祠便坐落在溪渠之
畔，翘角飞檐，马头墙高高耸立，其上覆以旧时的鱼
鳞小瓦，颜色深暗，古朴沧桑，似从历史的深处推出
的黑白镜头。

祠堂正门两边是醒目的对联：一姓绵长居胜地
南溪古寨，千家环绕耸层楼秀丽山川。确实如此，
据传，这支金氏祖先为避唐时黄巢之乱，从徽州迁
居这大山深处，繁衍生息，一时兴盛，至明末，寨内
有九十九条街，一千多户，四千多人丁。

眼前这座名为“大成祠”的建筑，只是古村十五
座祠堂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它始建于明万历年
间（1583年），已四百多年历史。跨过高高的门槛石，
迎面便见“南溪世泽长”五个大字，后进正面的墙壁
上，赫然高挂着金氏历代先祖的画像和牌位，最上
方，自然是其远祖金日磾了。此情此景，再一次告诉

游人，这个家族的源远流长和曾经的荣耀。祠堂内
部，庭院宽敞，前后共三进，总以八十八根粗壮的圆
木柱支撑，衬以厚实的石磉；其天井，亦方正敞亮，可
通风光雨露，可供日月照临，可纳天地之气。地面皆
铺以石块，厚重拙朴，斑驳凸凹，似岁月之手经久摩
挲的痕迹。观其风格，与皖南汉族古建筑并无多大
区别，只是结构上，更显得粗犷豪放一些。古老的匾
额，巨大的磨盘石，雕刻着战马的石墩，以及漫不经
心搁置的上马石、拴马桩，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这
个家族曾经的显赫和金戈铁马的过往。

走在古村的巷道里，地面是石片，或青砖，幽暗
如旧画；远山如黛，天空澄明，来处似在天幕之外，
有超脱凡俗之感。导游领着一行人兜兜转转，左曲
右折，却是四通八达，平添曲径通幽之意趣。南溪
古寨地势险峻，三面环山，一径通冲，这很适合古时
避乱和守备之需。据说，匈奴人初筑此寨，即按“八
卦阵图”来布局，蕴含“九龙戏珠”、“金线吊葫芦”之
意，设九十九弄，八十八沟，居然弄弄相通，沟沟相
连，却又大有奥秘，极尽易守难攻之妙。

倏忽间，我们来到一处造型奇特的碉堡似的箭
楼前。迁徙到汉民居住的腹地，匈奴人早已抛却了
最原始的帐篷，择地而居，筑屋事炊，掠夺杀伐自然
是不可能的。此箭楼，是寨中原有的六十四座箭楼
之一，始建于元代，不同于一般建筑，它的墙身极为
厚实，而窗户却又开得很窄小，显示了这个战斗民
族古老的智慧，在张弓射敌的同时，尽量缩小自身
暴露面；更为奇特的是，此楼西北方向的夹角，不是
呈直角，而是六十度锐角，如利剑一般向前刺出，如
此匠心独具，据说是顾及视角所限，利于多方位观
敌瞭阵，也利于多点移位和接应。星移斗转，时光
飞逝，如今，此箭楼早就失去了它的用场，和村中其
他一些古建筑一样，凋敝，残破，甚至部分已坍塌。
然而，它沧桑的外表，遗世独立的身影，恰似一部实
物史，以其沉默的方式，向后来的追慕者诉说着它
昔日的雄风和曾经有过的壮烈。

路边亦有沟渠，清浅的溪流下，是大量的卵石，
那么多，挤挤挨挨的，圆润，世故，失了棱角，任泉水

滑过，清新而明亮。它们不同于一般山野里的石
材，或许和这个古老的村寨一起，最初时便入住到
这里，岁月流年里，它们一定感受到了这里的一切
演变。千百年来，在与汉民族的不断交融中，这一
支匈奴人渐渐褪去了祖先的剽悍与骁勇，相反，在
浓郁的汉文明的熏陶和渲染之下，他们的习性，甚
至外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逐渐细腻起来。

这一点，很快得到导游的证实。导游告诉我
们，现在，除了姓氏和古寨里留存下来带着异族风
格的建筑以外，他们与汉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他
们说汉语，着汉装，过汉节，居汉屋；他们舞龙灯，他
们也唱傩戏，更重要的是，千百年来，金氏族人一直
与汉民族联姻，他们的血管里有浓厚的汉族血液。

在巷道里、屋檐下或门洞里，我们时常看到三
三两两闲适的老人，也看到一些在田地里劳作的中
年人，有男，有女。没有想象中的奇装异服，没有壮
士般的身躯，更不见书本和影视镜头中惯常描摹的
狂野，只静静的，温和地，一如别处的村民。

立于高处，再看古村，在村庄的外围，早已建起
了新的民居，其中，以乡间别墅居多，白墙灰瓦，高
檐明窗，跟我们村里的楼房毫无二致。一样的人
文，一样的美好乡村，自然而和谐。

那么，他们的族别又是什么呢？好奇心促使我
又向导游打听起这一个问题。我知道，在我们国家
现有的五十六个民族中，并没有“匈奴”这个民族。

汉族！他们都是汉族！导游用坚定的目光看
着我，语气也同样地坚定。

心中释然，也不由得一阵欣喜。我想，应该是
这样子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回望历史的长河，
各个民族间都有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源流；几千
年来，纷争，和平，融合，发展，最终回归中华民族这
个大家庭，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来到一处画廊前，其上列着金家村人自受姓始
祖金日磾至六十一世的图谱；白墙黑字，赫然书以

“匈奴历史简介”，配以冒顿单于催马执弓的英武画
像。好似最后一次提醒游人，这里居住的，是一支
来自遥远北方大漠的古老的匈奴后裔。

走进古老的匈奴部落
在广袤的山野上
有你美丽的绽放
在清晨崎岖的小路上
有你上学途中的脚步刷刷
雏菊花

在晨炊忙碌的灶火下
有你映红的笑脸
在割草放羊的劳作中
有你汗水的挥洒
雏菊花

在冉冉升起的国旗下
我看见你稚嫩的敬礼
在书声琅琅的教室里
我听到你自信的问答

雏菊花
你的美令人沉醉
雏菊花
有多少善良的心灵为你牵挂

在写给打工父母的长信中
我记住了你嘶哑的呼喊
在诵读唐诗的平仄中
我体味了最真的童话

雏菊花
冷雨浇不灭你对阳光的渴望
冽风挡不住你向春天出发
你的冷暖
正检验社会救助的温度
你的成长
正测量我们爱心的海拔

雏菊花 雏菊花
世间最靓最美的花

家乡有你
未来才会长高变大
祖国有你
事业才会后继有人
生机勃发……

(雏菊花为贫困山区女孩的代名词)


